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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秋韵》
□ 雪松

苍山满目白云低，
碧水连天客自迷。
野外松风翻翠浪，
篱边菊影染香泥。
闲情就在飞舟里，
逸兴催归曲岸西。
试问游心何处去？
欲窥秋色入诗题。

几江秋月
□ 施崇伟

离乡背井八春秋，
常有银盘相伴愁。
遥想满江清白照，
近看半岛浊涽遒。
浩茫西水枯枝荡，
颠沛东隅纵泪流。
待到残年休万事，
归翁守月菊花楼。

江城子

颂国庆
□ 童喜

天安门上布宣言，
始开元，震尘寰。

古国重生，谁领克艰难？
党为中坚民奋起，
齐心干，建家园。

历经七三转头看，
宇飞鸢，月行船。

广厦绮楼，高铁九州连。
结彩张灯佳节庆，
同举酒，醉红颜。

梅花
□ 陈宏元

农工篱畔报梅花，
将相园中冻竹芽。
若待律回春暖日，
飞来燕子向谁家。

糖罐里的哲学
□ 陈倩倩

闲来无事和几个朋友逛旧货市场，
以期能淘换些装饰屋子的小玩意儿。
刚走到一个瓷器摊，我的目光便被角落
里不起眼的一个罐子吸引住了，那是一
个通体白色的瓷罐，罐身和盖子上缀有
青花纹路。不知是年代过于久远，还是
做旧的缘故，它的白隐约透着一股“土
气”。

看着它，我不禁想到了爷爷厢房里
那只同样土气、不起眼的小糖罐。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跟着爷
爷、奶奶在乡下度过的。家里孩子多，
大人们忙于奔波，只能把我们这些小孩
子送到乡下的“聚集地”。我是最小的，
年龄小，长得也小。

那时候，村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售
卖的物品也屈指可数，唯独糖果种类丰
富，是为数不多我们可以买得起的美味
零食。每月领到零花钱后，我们会把钱
集中上交给我们的“财政大臣”——大

表姐，让她作为代表购买糖果。当大表
姐小心翼翼捧着一把“宝贝”回来时，每
次还没走到门口，大家就会哄堂而上洗
劫一空。

我个子不高，每次都抢不过比我足
足高上半个头的哥哥姐姐们，因此很长
一段时间非常失落，经常独自坐在门槛
上发呆。

终于，爷爷发现了我的心事。一天
吃完早饭，趁哥哥、姐姐出去玩耍的间
隙，他神秘地把我拉进厢房，从高脚木
柜上拿出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瓷罐，冲我
眨眨眼，示意我打开，里面竟然装满了
各式各样的糖果。他拿出一颗剥开糖
纸，放进我的嘴里问：“甜吗？”我使劲地
点了点头，贪婪地吮吸着那份独属于我
的甜。爷爷用粗糙的大手在我的头上
抚摸两下，对我说：“先尝到的甜，不算
甜。等你长大了，能自己伸手够到罐子
里的甜，才是真的甜。”

那是我第一次听爷爷讲糖罐里的
哲学，小小的我当时并不能理解那句话

的深意，只是暗下决心要快快长大。
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土地是

他一辈子的老朋友。黄昏时，他最喜欢
带着我坐到田埂上，一一向我介绍老朋
友家里的“孩子们”，有时是小麦，有时
是玉米，有时是红薯。讲至兴处，爷爷
会冷不丁提问我：“小宝，你知道红薯为
什 么 长 在 地 里 吗 ？”我 摇 摇 头 表 示 不
知。这时，爷爷会跳下田埂，从口袋里
掏出两颗糖，一颗给我，一颗给自己，并
用沾满泥土的布鞋，在厚实的土地上跺
两下对我说：“不能轻易看见的都是宝
贝，就像嘴里的这颗糖一样，你要一层
一层剥开糖纸才能吃到。”

夜色渐浓，爷爷从田埂上站起，拍
拍身上的泥土，拉着我一起回家，就这
样一大一小两道身影走在洒满金色的
田野上。

爷爷读书不多，他糖罐里的哲学却
贯穿了我的童年，成为我人生路上最重
要的养料。瓷罐里小小的糖果，每一颗
都包含着爷爷精挑细选的爱。

稻草垛
□ 陶诗秀

当年我所在的小镇，小得与山村相
连。深秋，散发着谷香的稻草垛一座座
耸立起来，那是一幅田园丰收的图画，
是一组金黄色的宝塔，是农耕古老的坐
标……它们有的立在路旁，有的立在收
割后的稻田里，有的立在晒谷场上，一
个挨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相互间围
筑出幽深的“墙巷”。

每一个稻草垛高约 6 米，底座直径
宽约 4 米。有时候，我们就躺在稻草垛
上睡午觉，直到母亲把我们喊醒。

其实 ，我们最爱围着稻草垛躲猫
猫。躲藏时，草垛里的麻雀、野鸽时常
被我们吓得四处乱跑，我们也会因此暴
露目标。原来，稻草垛不仅是我们嬉戏

的天堂，也是大自然小动物的天堂。
春节来临，大人在稻草垛旁教我们

扎“草龙”。“龙身”是一个个扎紧的草
把，“龙头”是用稻草编织出来的。最
后，用一根搓好的麻花绳把“龙头”和

“龙身”连接起来，再用一根根一米多长
的竹竿穿插在草把做的“龙身”上，每人
举起一节，就成了一条长长的“草龙”。

我们十多个小孩子玩着“草龙”，胖
娃举“龙头”，我耍“龙尾”，吆喝着到各
个村院舞动，每到一处，迎来一阵鞭炮
声，也收获了新年的糍粑、糖果和欢声
笑语。

冬日，山上没有了青草，稻草垛成
为家畜的粮库。村民们用稻草喂牛羊、
垫猪栏、垫鸡舍。我们的睡床也被加垫
上一层厚厚的稻草，虽然我的小屁股总

被稻草扎得痒痒的，但稻草的温暖和清
香总能快速地催我进入梦乡。

读高中时，上山造林，生产队用不
完的稻草，就卖给镇上的造纸厂，然后
加工成“黄草纸”。“黄草纸”上布满了稻
草的纤维，六分钱一公斤四十多张。当
年，这种“黄草纸”用途广泛，大小商店
用来包盐、糖等杂食，家里人将其裁剪
成巴掌大的小方块，当厕纸用。

晚稻的稻草有拉劲，多堆在自家小
院门前，菜农用来捆菜，卖猪肉的用来
捆肉，老人用来编织草鞋。到了禾苗抽
线时，稻草垛被拿来做成驱赶鸟雀的稻
草人。

稻草垛承载了我的童年和少年，追
忆起与小伙伴儿在稻草垛躲猫猫的情
景，我都深感年轮的温馨和抚慰。

秋韵 记者吕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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